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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颂毛泽东

阮卫国

出生在韶山，植根于湘潭。

立志出乡关，救民于倒悬。

学问日增进，长沙入师范。

心中向马列，北大图书馆。

南湖初建党，井冈播火焰。

五次反围剿，割据湘赣边。

唤起工农醒，瑞金建政权。

遵义挽救党，威名娄山关。

四渡赤水河，指挥若等闲。

长征历百战，泸定飞天堑。

北上斗日倭，光耀宝塔山。

红日升东方，革命依延安。

胸中藏伟略，立足持久战。

完胜法西斯，鏖兵越八年。

雄师起百万，蒋邦溃台湾。

宣告国永立，大众把身翻。

抗美援友邻，拒敌三八线。

珍宝斗苏修，印度败西南。

四海歌和平，民族享尊严。

东方雄狮醒，世界改容颜。

五洲飘红旗，日月换新天。

奠基千秋业，英名万代传。

华夏求复兴，饮水当思源。

道路要自信，永远不背叛。

齐力奔小康，地覆又天翻。

寰宇争大同，浩气满人间。

一杯家乡茶

程进升

沏一杯上好的绿茶
一杯来自家乡的毛尖茶
随水雾升腾芬芳四溢
苦涩的乡愁
消溶在你温暖的怀里
变幻出活色生香的滋味

嫩绿欲滴的纤纤细手
上下拂动自由舒展
描摹出那方青山绿水
浓缩立体的写意
远方蓬勃向上的讯息
持续开放传递
许多熟悉的影子触手可及
家乡水土的气息
扑面而来沁人心脾
充盈父老乡亲
温存体贴的慰藉

采云雾日月精华
吸高山沃土灵气
看不出
您柔弱的身体
竟蕴藏如此强大能量
和无限生机
薄薄的一片叶子
承载厚重的历史文化
积淀两千多年光阴的风云传奇

哦，饮一口家乡茶
久久回味挥之不去
唇齿留香醉在梦里
丰厚的滋养和恩泽
浸润游子干渴心田
萌动春意播种希冀

信 阳 吟

王祖宏

南湾湖
京广宁西贯四方，

鸡公金刚遥相望。

群峰偎依南湾湖，

鸥鹭渔舟共徜徉。

河
河两岸绿氤氲，

车桥楼鸟争照影。

读书垂钓广场舞，

长发垂柳伴游人。

百花园
万紫千红楼林绽，

花仙春姑巧打扮。

扶老携幼餐秀色，

无论黑夜和白天。

申城夜
灯火璀璨夜如昼，

车来人往不尽流。

茶香幽幽心渐醉，

仿佛置身在蜃楼。

灵山寺
僧尼合寺成风景，

习俗相沿已天成。

教化沐浴心无尘，

何须清规泾渭明。

分家与否任自然，

带发落发皆虔敬。

济世安邦有所为，

修身养性善为根。

我的泪水也涌出了眼眶

这天是立冬，天气阴阴的。

去将军（许世友）故里的路上，车外的天空是一
片瓦灰色，平添了几分静穆。唯有两旁接连涌来的
绵延的山峦，已经大自然的神笔点染，斑斓纷呈，往
人们的心境里注入了点点轻松。

车子停在了将军故里宽敞的场坪上。我看了一
下手机，从新县县城到这里仅用了半个多钟头的时
间，比此前来过的两次快了很多。这真是变化之大
啊！砂石路已修成柏油路，近前的老瓦屋全部换成
了一排排样式新颖的楼房，迎接游客的各式饭庄、

酒店也比比皆是。就连这里的讲解员，也由身着当
年红军装束、讲流利普通话的妙龄女青年将往年当
过村干部、操满口方言蛮腔的许将军的本家侄孙取
而代之了。

我随着来自全省各地的从事军转干部工作、在
大别山干部学院接受培训的同行们，列队在将军故
居的右坡“孝母路”旁，静静地听着讲解员的介绍。

“许世友将军幼年丧父，从小跟母亲相依为命。

投身革命后，戎马倥偬，为国尽忠，未能对母亲尽
孝，他心中常存歉疚。

1958

年初，他回到久别的家
乡———新县田铺乡河铺村许家洼， 见家门闭着，屋
里无人。暮色中，他朝四处张望，远远地看到已

74

岁

的老母亲正背着一捆柴从南坡的路上走来。将军连
忙三步并作两步，急匆匆地迎上去，亲手接过母亲
背上的柴捆，让随行的人抱着，自己‘扑通’一声跪
了下来，连喊了几声‘娘’，眼泪就扑簌簌地往下掉
……”

讲解员极富情感的叙说，语调缓慢而深沉。

我的泪水也不由得涌出了眼眶。 许将军啊，您
一定是心疼了，心痛了！您一定想到了母亲这多少
年来的艰难与辛酸， 想到了母亲的不易与不屈，想
到了母亲的勤劳与坚强……这位共和国的开国上
将，曾身经百战、

11

次参加敢死队且
7

次担当敢死队
长的传奇英雄，跨过了无数道生死关，终于和自己
的娘亲相见， 心头该有多少难言的滋味在涌翻？眼
前，年过古稀的老娘自己还在打柴，作为儿子的将
军，内心深处又有多少不忍、不安和惜怜？

“……许世友将军在几位乡亲的劝慰中站起身
来。 母亲亲热地喊着他‘三伢子’， 颤声说：‘你
回———来———啦，娘一直挂念你啊！’将军仔细地端
详着母亲，母亲已白发苍苍了，脸上也布满了皱纹。

母亲不停地抚摸着他，他豆大的泪珠又滚落而下。”

听到这里，我的泪水已模糊了眼睛。

“许将军跟母亲说，‘娘啊，我这次回来，是想
把您接到南京去一起生活。’母亲说：‘俺这身子骨
还硬实，邻里们也都经常帮忙，在这老地方过日子

惯了。要去大城市，俺还摸不清东南西北呢，那能
适应得了？’将军理解母亲的心思，转而温和地说
道：‘娘呀，我活着不能伺候您，死了以后一定埋在
您的身边，为您老人家尽孝啊！’因此，后来人们就
把将军故居南边的这条路称作‘孝母路’。大家可
能知道吧， 在许将军这次探家前的

1957

年
4

月
27

日，正是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在倡议实
行火葬的拟稿上，带头挥笔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只
因后来的形势变化， 毛泽东个人的意愿并未得到
实现）。当时，在怀仁堂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
老一辈革命家都先后签了名。 中央委员们在相互
交谈着，等候着签名。这时，许世友将军径直走到
毛泽东身边说：‘主席，我有话报告您啊！’毛主席
回答：‘噢，世友同志，有什么话尽管说吧！’将军严
肃地看着主席，一字一板地说：‘主席啊，我生在大
别山，长在大别山，死后也要葬在大别山。我生为
国家尽忠，死要为父母尽孝，我不想在倡议书上签
字。’ 与将军有着特殊感情的毛泽东主席听后笑
了，缓缓地说道：‘签不签字是自愿嘛！’主席深深
地理解这位久经战火洗礼的将军， 他是一位坚强
的革命战士，也是一位农民的儿子。特殊的环境，

特殊的经历，已造就了他特殊的性格，也使他有了
特殊的选择……”

从讲解员的讲述里我们得知， 其后的日子里，

将军为了让母亲能过上一个幸福的晚年，他每月定
时从自己的工资里抽出一部分寄回来，一是用于支
付母亲的口粮钱，二是由生产队长出面请人照顾母
亲的生活。过了一段时间，将军仍放心不下，又把大
儿子许光叫到跟前谈心，让其放弃解放军北海舰队
的某一职位工作，回到老家新县，负责照料老人，替
其行孝，直到送终。

1979

年
10

月
22

日，将军从工资里
取出一点钱，寄给大儿子许光，并附信要求儿子为
其准备一副棺材。 信中说：“……我死后不火化，要
埋到家乡去，埋到父母身边，活着精忠报国，死了要
孝敬父母。” 谁料， 这封信竟成了将军逝世前的遗
言。

6

年后，也就是
1985

年
10

月
22

日这一天，将军便
与世长辞了。历史竟是如此巧合！经中央特批，许世
友将军终于魂归故里，被安葬在了紧挨其故居西侧
的父母坟旁，实现了他生前的夙愿。

走近“许世友同志之墓”，我和同行们无不心生
敬仰。一起行过三鞠躬之礼后，我用纸巾拭去泪水，

又朝着将军的雕像三叩首。

下山路上，回望将军的墓位，青山依偎，松柏相
围。周边的青檀、红枫、黄栎、绿朴、翠竹，还有那点
缀其间的金灿灿的野菊花，互拥互融，疏密有致，宛
如一个巨大的花环。

我想，那或许是故土对将军的自然祭悼，也或
许是天意对将军孝德的一种特殊礼赞！

初 冬 的 色 彩

初冬的一个下午， 我与几位同事到山乡的一
所学校听课，车在一条蜿蜒的乡村柏油路上疾驰，

突然坐在车前的一位同事大声惊呼：“这景色简直
太美了！极富诗意！”

“哦，极富诗意的冬天已经来临了？”

我们不约而同地朝前方看去。 路两旁是高高
的水杉树， 那树形犹如一个个优美的细圆锥浮在
粗壮的树干上，笔直笔直的，一字排开，仿佛就是
身着盛装夹道欢迎的两列卫兵， 又仿佛是随意涂
鸦的两面动感的画墙。 水杉树有的已经开始落叶
了，那原来郁郁葱葱的绿叶，现在有的已经变成了

深红，或是褐红。那些开始零零落落飘下的叶，看
似有几分优雅和清闲， 这样的景象很容易让人穿
越时空的隧道，回到小时候的从前。

老家柿树的叶子也该泛黄、发红、飘落了吧。

老家的柿树，是我记忆犹新的两棵树，这两棵
树总是让我想起儿时的快乐，和爷爷的影子。爷爷
在世的时候， 我曾经卖力地与爷爷一起在柿树的
周围筑起了篱笆，一天筑一点儿，慢慢地，慢慢地，

最后就成了柿园了。 柿树自然也就是由我们爷孙
俩侍候着，时不时地还给柿树施肥打杈。给老柿树
施肥并非是一件简单的事儿， 爷爷告诉我施肥的
方法，我至今也不知是对是错，沿树的外围先挖一
圈深沟， 然后再在树根与外圈深沟间挖一条相连

相通的沟，最后就是向沟里放水施肥了。肥料也没
有什么特别的， 就是农家肥和粪水之类。 过了几
天，等水和肥已全部渗进地下，再用挖出的土将沟
填满，此时也就算是将树施肥了。不论怎样，那两
棵柿树至今还长得很茂盛。 柿树的叶子在茂盛的
时候，厚厚的、肉肉的，摸上去非常结实。叶子密密
地挨着，成了太阳下一顶又圆又大的华盖，这华盖
下面也就成了我儿时的乐园。初冬时候，柿树的叶
子先是慢慢变黄，果实也由青变黄，那时的我们每
天只盼望着果实快快成熟， 只要是柿树叶子变得
金黄了，我们也就一天天离柿树近了，靠近它，数
着一串串果实，全然不顾那纷纷下落的叶子。这叶
子就这么淡定地落下，轻盈、飘逸……我们怎么也

不会想到， 此时的树叶也许正在回忆生命中无限
的美丽， 也许正在怀念与花果相处的那些美好时
光，此时此景，依依惜别，那是一个美丽忧伤的场
景，儿时的我已经错过，再也不能亲身感受了……

车上的笑声， 将我的思绪拉回到眼前， 那山
上，有半黄半绿的树叶，有红透了的枫叶，也有挂
满树枝的晚收果实。 满目已是层林尽染， 叠翠流
金，春夏之时绿色一统天下的景色渐渐隐去，大自
然的色彩突然丰富起来，明快起来。刚刚爬上山顶
的太阳就像一个金灿灿的盘子， 将五彩缤纷的颜
料泼洒在多彩的树叶上，闪烁着熠熠光彩。喜爱暖
色的画家们在这里找到了灵感， 可以尽情挥洒手
中的颜色，无论是挂在树上的枝条，还是落在地下
的叶子，随便一画那都是惬意。初冬的树叶有着更
加迷人的金黄，有着令人喜爱的深红。黄与红，让
人感到了喜庆，也让人感到了火辣，这分明是人到
中年的红火，丝毫没有冬日的凄清与悲凉。难怪凡
高的《向日葵》最终成了名画，人们不再错过，那色
彩的跳跃，那无声的绽放，就像人们不愿错过这初
冬的色彩一样，感受她的涌动与怒放，欣赏她的冷
静与沉默！

白墙灰瓦的村庄

热闹的时候， 曾经是乡下最淡的写意，薄
暮里，隐在红花绿叶间。

小时候问路， 白墙灰瓦是村庄的名片，村
庄之间，五间房、八间房就是区别，然后再问
人，好找。我一直惊异于先人们炫耀祖屋的智
慧， 竟巧妙到用几间大屋取代了村庄的名称，

十里八乡，只要提到几间房便知道那个村庄的
大户是谁。

我外祖父曾经拥有一个村子的徽派建筑，

好大好气派，母亲也多次带我们去看，去寻找
她流逝的童年和梦想。那个时候，我的心里也
是自豪的，佩服外祖父祖上的荣光，也因此理
解了外祖父那一手隽永墨宝。 那么多房屋，春
联要写多少啊！

白墙灰瓦、飞檐挑梁。莲花图案的瓦当，青

灰色的屋山挑尖，形状有鱼、有龙、有凤，都蕴
含着深深的寓意。墙体多是土做的，根脚多为
山石和青砖，春夏秋冬，耐得住风雨。窗户也是
木制的，大多是本格子窗棂，偶尔也会有雕花
的木窗，带着关门，可以彻底打开，让阳光畅然
地照进来，伴着花香，温暖着一家人的心。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乡亲们就是在这样
的民居里进进出出，在农耕的艰辛里也不忘在
门前屋后栽上树木，植上青竹，也不忘挖几口
池塘，养上鱼，种上藕。春天鸟啼声声，夏天绿
荫似锦，秋天果树满枝，冬天银装素裹。每个季
节都变换着不同的韵致，每一天都轮回着不一
样的幸福。

鸡、鸭、鹅、牛、羊、猪、狗都是村子的主角，

这些白墙灰瓦的标点，标注着村庄的演化和传
承，为村子带来生机。

农事是辛苦的，也是幸福的。弯着腰插几

亩秧苗，割几亩麦子，弯镰收割了季节，也收割
了月色。累了、困了，白墙灰瓦的房子就是最舒
适的家。可以听听戏，可以串串门，梦里，说书
人的千军万马在奔腾，丰收的喜悦在流淌……

曾经， 白墙灰瓦的村庄是充满诱惑的，纯
美的野菜。香甜的瓜果、新鲜的时蔬、丰腴的菱
角、浑圆的豆粒、白胖的莲藕都在不同的时光
里走进农家， 让白墙灰瓦的村庄更加殷实，有
了自信，有了欣喜。

我是十分佩服先人们的智慧和洒脱的，固
然生活在偏远的乡下， 干着土里刨食的农活，

也不忘为后代打造一片可人的精神领地，让梦
飞得更高，而后，坚定地固守着，创造着。

这里乡风纯朴，与人和善，邻里之间互敬
互爱，谁家的困难，哪家有了好吃的，都会出来
帮忙，都能吃到新鲜的。村子里的每一堵墙，每
一片青瓦都是乡亲们帮忙建的，屋子里都有他
们的体温和气息。多少年来，白墙灰瓦的村庄
和乡亲们相生相依，自给自足，平静而安逸。

而今，一切变了，年轻人已不再满足于父
辈们的农耕生活，他们向往城市，向往发达，白
墙灰瓦的村庄和老人们一起隐入历史深处，慢
慢成为记忆和历史，永远地留守在乡下……

我

在

我

的

村

庄

等

你

一场透彻淋漓的雨， 从岁月
深处袭来，浸润了整个秋天。

记忆从一滴雨开始， 顺着雨
被摔碎的散乱的方向， 顺着时间
的轨迹蔓延着，从黑夜到白天，从
过去到现在，盘旋着，升腾着，最
终回归到岁月的深处。

轻轻地推开门，走到村口，静
静立着

,

湿润细软的风徐徐而来，

空气中流淌着淡淡的喜悦， 淡淡
的伤。 门前香樟树苍翠的叶子上
爬满晶莹剔透的水珠， 就像渴望
的追梦的眼。

深秋的季节，房前屋后，塘埂
田间， 一点点、 一片片的红绿蓝
黄，跃动着收获与沉实。一条砂石
路弯弯曲曲地地躺在满满的绵长
的季节里，从脚下一直通向远方。

暮色临近， 村下面的田冲里
升起清清的雾气， 弥漫着你的影
子。我忽然想起许多年前，你曾对
我说你要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
行。也是在这样的季节里，也是在
这样的雨天里， 你背着整个村庄
的梦想，裹着满满的眷恋，从村口
这条路离开，没有回头，也没有挥
一挥衣袖。

你曾对我说每个人无时无刻
不生活在喧嚣里， 又无时无刻不
生活在孤独中。你说，总有那么一
段路，是一个人的旅途；你说，总
有那么一些坎坷， 只能是一个人
的坚强。

你曾对我说你喜欢静静地看
风，任凭它拂过一季的忧伤；你说你喜欢默默地听雨，任
凭它洗净岁月的尘埃。你说你曾许过一处静谧的角落，轻
轻安放自己的徘徊；你说你曾许过一段温暖的时光，容自
己幸福地成长；你说你曾许过一片飘到天边的云，让自己
自由地飞翔。

你曾对我说远方的那个城市装着你的梦， 停驻着你
的未来；你说你一定要闯出一片天地，无论多苦多难。

终于，在那一个清幽的角落休养了自己的心绪；你抓
住了渐行渐远的岁月，将许多梦想、抱负播撒在人生旅途
上，再一点一点地拾起；你扯一片云的衣襟，在走了好长
好长一段路后，又被它完完整整地带回。

其实，我一直都知道你内心所想。你就是一面镜子，

映照着我的灵魂。

突然有一天，你说你要回来，于是，我每天都会站在
村口，依靠着村口那棵大枫树，张望着你所在的方向。我
在等你，就像等待一个梦。

再次见到你的时候， 你依然意气风发， 面容更加俊
美，双眸更加明亮，思想更加深沉。你迅速向我走来，靠在
枫树的另一边，我感到了你真实的心跳。你开始滔滔不绝
地讲述着村庄外面精彩浪漫却又无奈沉重的世界， 讲述
着大城市里游走的人、飘荡的事。我专注地看着你，听你
讲着光阴的故事。

你说外面虽好，但你的心依然在我的村庄。你说只要
下雨，你都会想起当初的我，想起枫树、砂石路和我的村
庄。你说，你曾经的梦想就是我当初的愿望；你说，你就是
我。

我，一直在我的村庄等你。

□

潘新日

□

冯德平

□

曾庆棠

伞上功夫 侯建平摄


